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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文学

我们的相识，是老天注定，是生命里必然的
相遇。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
记你容颜的转变……”偶尔听到街边飘来这首
熟悉的《恋曲 1990》，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慢下脚
步，侧耳倾听。这首歌，是吴忧在教室里一字一
句教我们唱的。在动人的旋律中，我总会抬头
看那远处的蓝天还有白云，想起在师院那段难
以忘怀的读书岁月，无数的往事便随风而至，让
我沉醉。

因为，它是我们青春里最美好的记忆。
三十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初秋，我们 26位

女生，22位男生组成中文系 90级。它最后的集
体回忆，定格在图书馆门前的那张毕业合影
上。从此以后往事如烟，天涯的路一远再远，星
散四方的我们，再难相见。

毕业多年后，我曾和班主任陈老师说：“向
往自由的90中文，怕是前面三届未有，后面三届
也不会再有！”

陈老师也曾为此感叹：“中文系也只有一个
90啊！”

我们从来都是斗志昂扬，思想里永远都飞
扬着对自由的向往。这让李毅、彭汉华两任女
班主任都感到难以驾驭，以至于在这几年里我
们班走马灯似地换了三个班主任。而陈老师再
度出山担任班主任那天，他走进教室的第一句
话就是：“今天，我又回来了！”

在我们看来，觉得后面的日子怕是不太好
过了。不出所料，在陈老师再度担任班主任的
时光里，90中文依然让他有无数的无奈，也许是
给了他太多的记忆，许多年后，当年的人和事，
让他仍记忆犹新，让他长吁短叹，甚至还让他如
数家珍。

那年的深秋，我和王霖、喻平、周玉、白灵、
彭萾、时美丽、何开伟、龙文武、卢勇、吴峰等等
10多个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沿江出游。

那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在大河边唱着歌、聊
着天，乐而忘归。在篝火旁，白灵还唱了一首四
川小调，那如同百灵鸟出谷的嗓音婉转悠扬，就
像身旁流淌的河水，清澈、轻盈而且透明。

眼见宿舍熄灯时分渐行渐近，在那个没有
手机的年代，我们就像游进了大海深处，没有了
半点消息。得到消息的陈老师急得跳脚，男生
宿舍、女生宿舍两头跑，头发稀疏的脑袋上全是
汗。此事当晚就惊动了系领导和保卫处。后
来，我把这个故事写在文章里，发表在当年的某
报上，我为此被停课半月有余。系领导带着我
专程去澄清的同时，天天叫我到宣传部汇报思
想写检查。后来的结果，我还是认真借鉴了关
于全景式报告文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才过了检
查这一关。

许多年后，升任中文系主任的班主任陈老
师接见我时，对此还耿耿于怀，“你们出去玩就
玩嘛，只要大家安全回来就好了，你咋还捅到报
纸上去了呢？”陈老师后来叹气道：“遇到你们这
帮学生，我们算是白忙乎这几年了，没几个去当
老师的，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们才好！”

开学第一天，系主任王老师专门到我们班
作了“孔子为什么叫孔丘”的学术演讲，并鼓励
我们多读书，读好书！

果不其然，无论是教古典文学的，还是教现
代文学的，抑或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们，即便是教
现代汉语的吴老师，无一不是要求我们多读名
著、读原著。这种鼓励，在大家的潜意识里，却
成了上课看文学名著那是天经地义的最好借
口。由此，大家在课堂上自顾自地读名著，一个
个读得理所当然、心安理得。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一个个果然不负众望，
中外各种大部头被我们一一读遍，或是《红楼
梦》，或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或是《白轮船》，
或是《巴黎圣母院》，或是《静静的顿河》……

教室里的男生们，有时候还神游天外。而
女生总是在娴静地听课的同时，安静地读着手
里的大部头，好像真正做到了一心二用，做到了
读名著与听讲课两不误、双促进。

我认真读的第一本外国名著是赛珍珠的
《大地》，同桌唐健美借给我的，同样也是在上课
时读完的。坐在我后面的白灵，似乎永远都在
娴静地听着课或者看着手里的书，而她旁边的
陈青青，总会找机会与她窃窃私语，每当我回头
看她们时，她总是瞪着眼没好气地喝问：“不好
好听课，看哪样看？”

黄昱在谈起《基督山伯爵》时神采飞扬，他
对唐泰斯以10万法郎的高价向他的仇人唐格拉
尔出售一顿饭的情景，回回拍案称绝的神情至
今令我难忘。吴峰、李洋、龙文武、帅光磊、罗荣
光他们哥几个永远都喜欢独自坐在教室的后

排，在神游天外之后便一头扎进《林海雪原》或
《三千里江山》里，有时候则更多的是痴迷在《鹿
鼎记》或是《天龙八部》的江湖快意与刀光剑影
之中。讲台上，舒老师、李老师、吴老师、倪老
师、余老师、丁老师、陈老师、周老师、张老师、杨
老师、龚老师等等侃侃而谈。然而到课堂提问
时，下面没几个会主动举手，无论男生、女生个
个金口难开，人人默不作声一边记笔记，一边盯
着手里的名著完全拔不出眼睛。很多次尝试
后，众位同学依旧我行我素，老师们只好无奈地
自问自答，然后继续讲课。

我们那一届英语作为选修课，用罗宏伟的
话说，“母语都没整明白，学啥外语哦？”全班就
我俩选择了放弃。每每看到大伙儿急匆匆去
上课、做作业，我俩却悠哉悠哉出去溜达闲
逛。尤其是临考前他们一边痛苦地背单词、讨
论语法，一边感叹我俩选择的明智，我俩几乎
乐得打滚儿。

按照现在的定义，吴峰、陈辉、罗荣光可称
为铁杆驴友。他们背点干粮，带一把柴刀就敢
出发，曾花了三天穿越人迹罕至的莽山原始森
林。回来后洋洋得意地对我们说，在路过一个
小石屋时，特意留下了“某某到此一游”的石
刻。后来，他们带着我们一帮同学，徒步东山后
面的山沟直至坝固，让大家也体验了一把当驴
友的新奇。

女生们的出游，充满了浪漫的文艺特质。
每每周末的时候，白灵和罗梅莹会手牵手，踮着
脚，在长长的铁轨上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时
不时走钢丝般伸开双臂做欲飞状。老远听到火
车鸣笛声，她们便赶紧站在铁道边，在车轮飞快
开过去的轰隆声中捂着耳朵连连惊声尖叫。那
种唯美的浪漫，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文艺。

当然，她们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据说有
次在蹚过一条河时，河水突然上涨，她俩站在河
中央一块垫脚石上，没一会儿河水便没过了膝
盖。花容失色的她俩，在经过短暂的惊慌后，还
是鼓起了勇气，手牵着手互相鼓励，胆战心惊地
一步步移向下一个垫脚石，也算是彻彻底底地
体验了一把什么叫惊心动魄。

《关雎》里的“窈窕淑女”是90中文女生们的
不懈追求。据说晨跑的她们最是青春，王兰英、
李海舟、黄韵晖、孙永玉、王萱萱、卢永红、唐蓉、
吴忧、龙朝霞、王英红、周玉等等无一不是操场
上的常客。我赖床，连早操都常常迟到，这等别
样的美景没见过，只看到弟兄们讨论那种美景
时的灼灼目光，倒也能想象她们小鹿般欢快晨
跑的靓丽倩影。据说，罗梅莹和白灵在后来的
日子里，居然天天早上六点就起床晨跑，不但爬
上东山顶，还要跑回来上早操。她们就这样在
风雨无阻中坚持到毕业，很是让人惊叹不已。

假期当镖师押货到中越边境的罗荣光练出
了腹肌，常常在宿舍的走廊上赤膊招摇他的肌
肉；练中功的王霖常常在铺位上盘腿而坐，掐着
手指入定渐渐陷入了冥想；老帅见状只轻轻一
笑，滴水成冰的寒夜他也从不盖被子，和衣而
卧，不知道这是不是无声的炫耀；龙文武每晚必
定坐在上铺抱着吉他弹唱“故乡的山坡坡，让我
们想起那么多”，让我们知道了原来歌声与狼嚎
同源；周末到人民广场下象棋挣生活费的罗国
民，在黄韵晖的生日聚会上狂舞的身姿有点像
港片里的古惑仔，汪洋恣肆中挥洒着些许自嘲；
哪怕是在大雨中，也要在足球场上飞奔拼抢的
吴峰、杨通皓、彭学政、李刚勇、蒙浩敏，卢勇、罗
荣光、李东来，王霖对此给予了高度赞赏，“长此
以往，有望成为市甲级联赛上的名角（guo）。”挣
了钱潇洒地往空中一洒，钞票满屋飞舞的周寒；
坚持天天练魏碑的黄昱；周末常常不见踪影的
卢勇；操着一口京腔的罗应辉；满口难懂湘音的
彭学政；一口浓重独山话的蒙浩敏；梳着两块
瓦，腰别BB机，戴着戒指的李洋；说话时，翘着
兰花指的郑建文；爱画画的何开伟；总是挑灯下
围棋的陈辉；运动场上长跑的罗应辉；拔河比赛
咬牙坚持的众位同学们 ...... 心血来潮的吴峰、
李洋，后来在学校后面的小巷里开了一个早餐
馆，他俩时常会站在小店门口朝同学们吆喝：

“兄弟们，进来整一碗！”
唐伯虎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

钱。我和罗宏伟喜欢写文章换酒钱。那时候我
喜欢两件事，一是给罗宏伟说：“昨晚我又梦见
鱼了！”意味这天或许又有稿费寄来。二是喜欢
看到周玉远远地向我扬起手中的稿费汇款单，
并喊道：“你的稿费又来了！”

除了在市内的几个图书馆溜达，我和罗宏
伟有时候跑到教育学院找一位教授倾谈。老教
授十分好客，每次去，他都会吩咐师母油炸蚂蚱
佐酒，并称“这是最好的下酒菜”。其味至美，让

我们明白了爱与美食美酒，皆不可辜负。
王俊的业余爱好是周末带着相机走街串

巷，挑担卖菜的村妇，咂吧着叶子烟的老叟，做
游戏的孩童都是他纪实摄影作品里的常客。灵
动的美女彭萾，琢磨的是艺术摄影，她在《摄影
报》上发表的作品“清泉石上流”，至今还能让人
想起她对光与影特有的悟性。

90中文美女云集，她们自有超凡脱俗的文
艺气质，个个书香环绕，亭亭玉立得让很多人都
不好意思直视。她们一个个都把每一天过得风
花雪月、阳春白雪，她们似乎永远都迈着轻盈的
脚步款款而行，风姿绰约地走在我们的记忆
里。无论上课，还是去食堂，她们都喜欢结伴而
行，除了罗梅莹和白灵，还有王兰英和李海舟、
曹敏敏和马青音、周玉和黄蕾、陈青青和彭萾、
时美丽和李竹、赵小敏和唐健美、黄韵晖和孙永
玉、唐蓉和卢永红、龙朝霞和隔壁政史系的同乡
刘玉英……在大家的记忆里，她们总是形影不
离，一颦一笑间，流露出的皆是中文系女生们富
有传统的知性美。

有大姐风范的王兰英，说起山东话来，质朴
的腔调中那典雅的美便扑面而来；有些腼腆的
班副曹敏敏，永远都有着温和的笑容；总爱身着
淡青色衬衫的赵小敏，与后来成为律所精英的
唐健美大多在铃声的最后一秒才走进教室；从
来都默不作声的王英红，总是安静得无声无息；
声音细小，说话总是喜欢清一下嗓子的龙朝霞；
梳着妹妹头的喻平，她那件嫩黄色的外套在教
室里总是十分显眼；独来独往的江松涛，偶尔也
会回头与我们闲聊；明眸皓齿、笑容灿烂的李海
舟；面如满月的时美丽；一说话就有询问表情的
彭萾；总是轻言软语的黄蕾；有着灵动歌喉的胡
琪琪；伶牙俐齿的周玉、王萱萱……

马青音凭借一手漂亮的钢笔行书，入校不
久就斩获了当年的大学生书法比赛大奖；曾经
长发披肩、衣袂飘飘的李竹，说她后来在厂里干
活时挥汗如雨，渐渐喜欢喝点小酒，据称也是千
杯不醉；常常沉默寡言的罗平，是咱中文系的传奇
之一。他临近毕业时突然不辞而别，背着一口袋馒
头就沿着铁路线徒步奔向广东，说是要去挣大钱。
后来他老爸南下寻子未果，然后就找到系里，一坐
就是半天，口里就一句话：“我家罗平呢？”

那段时间，陈老师的脸色总是阴着，大家也都
开始小心翼翼，担心但凡哪位同学再出点纰漏，他
会不会暴跳如雷？甚至把新账老账一起算？

原本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谁知时间就如流
水一般，哗啦啦就淌了过去。那个夏天，大家嘻
嘻哈哈地相互留了联系方式，在图书馆门口拍
了毕业照后挥了挥手，你向潇湘我向秦，从此就
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毕业后的日子里，也有的同学会有零零星
星的消息传来，而再次见面的也屈指可数。周
寒约我喝酒，一句“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全来
了。”让他的朋友们笑着骂了好久，这是 1994年
冬天；李竹在信中说厂子垮了，她将要转岗到凯
里电厂，这是1994年春天；王兰英说她奔走在南
国的艳阳里，为供楼而努力工作，这是1994年的
秋天；白灵电话里说出差到我居住的小城，未能
见面，十分遗憾，这是 1999年初冬；毕业后第一
次见到罗宏伟和他妻子小覃，这是 2000年的初
夏；再次见到周寒，一端杯就说：“一年一杯酒，
你得先喝十杯！”罗荣光和卢永红坚决支持：“谁
叫你十年了，才来见一面呢？”这是 2004年的夏
天；电话告诉卢勇，我将要到他居住的小城参加
会议，然最终未能成行，等了好半天的卢勇忍不
住来电话问：“天都要黑了，你怎么还没到啊？”
这是2005年的秋天；到江苏出差时，见到了黄韵
晖和她丈夫，一说起贵州，她就开始怀恋折耳
根，这也是 2005年的秋天；再次喝酒时，蒙浩敏
浓重的乡音让我忍不住提议：“你的话我听起来
实在费劲，要不咱们还是普通话吧！”这是 2010
年的秋天；我和罗宏伟在省里参加一个培训班
的学习时，利用周末的时间去看望也是在进修
学习的罗梅莹，她唱了一首《后来》，这是2012年
的初夏……

我和老帅、王俊虽同居一城，但各忙各的，
少有见面。

周玉在 2009年夏天来看望我们时，居然自
己就悄悄订了房间，不想让我们破费。我和王
俊对此意见很大，无论如何也要尽地主之谊，邀
请她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王霖到来
的2010年夏天，我和王俊当然不客气，频频举杯
相邀，左右轮番上阵，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真
是淋漓尽致。

好几个过年前夕，陈老师发压岁钱给我、王
俊和老帅的孩子，让我们感动不已。也是多个
春节前后，陈老师邀请我们吃刨汤肉，这是他老

妈妈亲手喂养的，让我们珍惜不已。一年中，陈
老师总会来几次电话，开口第一句就是：“石亦，
我想念你们得很呐！”

有时候，我也会电话过去：“陈老师，您什么
时候能抽个时间，会见一下我们嘛！”

这份师生情谊就像老酒，时间越长越是醇
香，弥足珍贵。

那个纯真的年代，我们相逢，一切都是那样
美好。岁月匆匆，眨眼毕业三十年了。你们是
不是也会在某个夏日的午后，默默地站在窗前
看白云苍狗，看天边云卷云舒时，是不是也会想
起那座留下我们青春记忆的小城？

是不是也会在某个秋天的傍晚，独自默默
地走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任凭雨滴打湿你的
衣裳，打湿我们那些难以忘怀的校园时光？

是不是也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刻，回想起
我们那些青葱岁月里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依然
在梦里笑得纯真的人，想着想着，笑着笑着就流
出了泪？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人世间最
美好的相遇，莫过于久别后的重逢。在2024年的
这个儿童节，白灵的女儿小钰成家了，她邀请我们
相聚在格兰云天，这个消息让我们喜不自禁。

作为父母，没有什么能和看着孩子健康成
长、成家立业相比更高兴的了，这种喜悦的心情
对于我们来说，不言而喻。

认识小钰的时候，她牵着外婆的手正在上
幼儿园。小时候的小钰有点胖，是个爱笑的孩
子，好像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吃自己的手
指头；和许多小朋友一样，也喜欢吃糖；活泼可
爱的小钰，喜欢粘着慈祥的外婆，喜欢唱歌，童
声童谣，真的很好听……

零零星星的消息里，知道了小钰依然是牵
着外婆的手，开始在家门口上小学了。印象深
刻的是她那一年级北师大版语文课本里，有篇
课文叫《写字很有用》，是这样写的：

蜜蜂用树叶，写信给蚂蚁。咬了三个洞，表
示“我想你”。

蚂蚁接到信，看了半点钟，也咬三个洞，表
示“看不懂”。

蚂蚁和蜜蜂，商量大事情：“赶快学写字，写
字很有用。”

这篇充满童趣意境美的课文，也许给了聪
明的小钰太多太多的感受。所以在后来成长的
岁月里，她总是开心快乐地一边上小学，一边学
琴，还十分用心地学书法，直至高中时期。据说
如今的闲暇时光里，练习书法成了她的爱好之
一。看她写的《草堂十志》，笔力遒劲，用笔精
到，足见其功力，任谁都不会想到这会是个小女
孩的作品，妥妥的才女啊！

零零星星的消息里，知道了小钰小时候跟
着妈妈来到了我们读书的城市，认识了她所有
的姨妈们：王兰英、彭萾、陈青青、罗梅莹、曹敏
敏、唐蓉……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样的成语意境真
的很好，一年年过去，逐渐长高了的小朋友上初
中了，独自完成了关于城市公交车错峰出行的
调研报告了；在一中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很大的
她，想外婆做的菜了；到成都上大学了，和同学
们兴冲冲地一起去爬牛背山了；到澳门读财经
管理硕士，迎面吹来南中国的海风了；再然后，
小钰研究生毕业了，参加工作了 ......

在2024年这个花团锦簇的日子，小钰成家了！
多年未见的白灵满脸的幸福，依旧修长苗

条，依旧气质如兰，依旧优雅娴静，完全的都市
白领丽人形象。站在她身旁的小钰和女婿落落
大方，引人注目，年轻的面庞上洋溢着幸福和快
乐的笑容。

这种无比的幸福和快乐，让我们羡慕得哦，
简直是难以言表！

借着这样的喜悦，我们部分 90中文的同学
三十年后再次喜相逢。

可能生活所有的压力，也没能阻挡我们默
默前行；可能遇见的友情，让我们忘掉了所有的
年轮；可能所有的彷徨，依然没有让我们忘记青
春的快乐。三十年后的同学们，依然是当年的
青春模样。

风姿绰约的罗梅莹知性、干练，眼睛还是那
样的温柔；蕙质兰心的曹敏敏那温和的笑容一
如当初，光彩照人；秀外慧中的唐蓉还是那样的
恬淡，还是那样的从从容容、落落大方；李刚勇
经历了病痛的折磨，还是那样的春风满面、英姿
飒爽，让我们感叹踢足球的人真的是很能抗
压！神采奕奕的彭学政还是一口湘音，依旧还
是能一口气拿下五公里越野长跑；满头乌发的
罗宏伟，历练弥久已经风度翩翩、别具神采；笑
声爽朗的副教授李东来还是那样的温文尔雅、

文质彬彬；班长罗应辉还是一口京腔，依旧光明
磊落、沉稳如初；最后到来的是何开伟，当年的
瘦高个如今胖了点，但还是那样青松挺拔、意气
风发。

大家说：“你石亦除了有点秃发外，气宇轩
昂，风采依旧！”

相逢的惊喜接踵而至，见面的快乐一如当
年。大家翻看着手机里的毕业合影，争相讲述
着我们曾经的校园生活，无一不觉得那些美好
的日子就像在昨天，历久弥新。

那时候，晚自修的教室偶尔停电，大家欢呼
雀跃，会兴高采烈地爬上东山。在烛光中，胡琪
琪动情地唱起了“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
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那一年的五月，众女生们身着粉色长裙倾情
合唱的《长征组歌》，“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
水似银……”依然能穿透时空，让我们深深震撼。

那时候，王兰英、周寒、黄昱、罗应辉、李刚
勇、王萱萱、吴峰、黄蕾、罗荣光、李洋等人友情
出演话剧《雷雨》，生涩的表情，夸张的动作，有
些磕磕绊绊的台词，在我们的记忆里就是一场
满满的喜剧。

何开伟笑话我当年描述着10余人江畔郊游
夜半未归的“警灯闪闪”，以至于写份检查都参
考了全景式报告文学的手法；老帅毕业论文选
题的惊世骇俗；何开伟论文答辩被刁难时的难
堪，倪老师愤然离场时某些老教授的尴尬。

记忆中更多的是细雨中的校园里，打着花
伞款款而行的众位女神们，她们那矜持的点点
滴滴……

你一言，我一语，也知道了如今的杨通皓如
今心宽体胖；在乡村中学执教的罗国民，从来不
联系时任当地教育局负责人的卢勇，也不联系
我们任何人；比我们稍大点的江松涛已经退休，
开始美美地享受起了退休生活；王霖现在是网
络大佬，还时不时回到学校当一回客座教授；黄
昱已经辗转到广州工作；吴峰呆在了广东梅州；
周寒则去了外地；蒙浩敏做了文联主席；郑建文
会经常带着人下基层；陈辉转岗到了公路系统；
王兰英定居广州，儿子还在上大学，不知道她现
在是不是偶尔会飙出“河南的，河南的，俺现在
是河南的！”唐健美做了律师，开办了律所……

彭学政感叹：“我们班的同学，个个根正苗
红！”

窗外风起，檐下雪落，李海舟、赵小敏、王英
红、孙永玉、黄蕾、龙文武等人没了音讯，消失在
了茫茫人海中。

往日的旧时光，就这样画一般一幅幅徐徐
展开，所有的美好回忆都蜂拥而至。我们看见
了三十年前的校园时光，那许许多多的满面笑
容，闪烁着纯洁动人的光芒，照耀着我们的青葱
岁月。在所有的日子里，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
的青春依旧轰轰烈烈，让毕业三十年后的我们
一阵阵唏嘘感叹。

斟满酒，端起杯，大家高兴地祝福白灵择得
佳婿，幸福美满，祝贺小钰喜结良缘，佳偶天
成。这样的良辰美景好时光，这样的幸福喜
悦，班长罗应辉带着他的重装备，帮大家合影，
频频选择角度，抓拍最美好的瞬间。大家也纷
纷掏出手机拍了无数的照片、录制了许多的影
像，记录了这次相聚时大家无比畅快的开心大
笑，成为了这次相聚不可复制的美好、永恒的
瞬间。

班长罗应辉说：“再次握手，已是三十年后，
时光易逝，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份同窗情谊，好想
再一次握手！”

罗梅莹说：“友谊万岁，感恩有你！学生时
代的点点滴滴，真难忘！”

罗宏伟说：“有约相聚，不期而遇，人生海
海，有缘相遇！”

曹敏敏说：“一见如故，开心开心。三年相伴，
情牵一生。感谢这相聚的珍贵瞬间，真情永恒！”

唐蓉说：“驻足回首，往事甜蜜；时光不老，
情谊永在！”

何开伟说：“相见一千年！”
李刚勇说：“一次重逢，永远重逢！”
李东来说：“为我们 90中文永远的青春，干

杯！”
喜妈妈白灵说：“感动、感慨，感谢同学们，

我要将这份幸福快乐永远保存下去，只愿时间
凝固，就算在风中一万年！”

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
相随，没有一辈子的相遇，却有一辈子的铭记。
无论在何方，或远或近，任凭天涯海角，哪怕跨
越千山万水，我们的青春亘古不变，会随着我们
的心，在这世界上永存。

因为，我们一直都相信，青山不老，我们不老。

青山不老，我们不老
□石亦


